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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凌艳的诗
（四首）

感谢你
许是蓄谋已久

又或是不约而同

这个冬天

太多道别

也太多惊喜

我羡慕飞鸟

不远千里的勇气

飞鸟却又羡慕我

时时都有做梦的权力

偏爱与信任

谁不欢喜

歉意与感激

再多的言语

却也总是词不达意

人生也许就是

一程又一程地走向未知

而后慢慢熟悉

慢慢珍惜

在我的文字里

那些无数次被感谢过的时光

无数次被感谢过的风和雨

其实都只是想说

感谢你

与风对酌
既然

执念

不肯冬眠

既然

思绪

不随花落

既然

披着梦

还是哼着醒时的歌

既然

转过身

还是牵挂来时的客

不如

烫一壶寂寞

与风对酌

不如

铺一纸闲情

为你落墨

复习
天空装不下回忆

才会偷偷下雨

每一次和雨天重逢

世界和往事都会格外清晰

不如一起复习

那一本雨中日记

冬天
想念真的冬天

与炎热的夏天隔着一个秋天

雪山雪地雪娃娃都在眼前

村庄城市田野都像是在过年

一场雪

就下遍了整个朋友圈

爱和思念积攒了整整三个季节

都被积雪唤醒了

在这样的雪天

适合用诗一样的语言聊个天

适合与心心念念的人儿见面

在这样的雪天

时光再冷 心里也甜

老妈的手机
□朱礼卓

每当去老妈家，老爸就向我诉

苦，瞧瞧你老妈都快成手机迷了，厨

房也懒得进，一顿烧了吃三顿。可

不，老妈正戴着老花眼镜，捧着手机

念念有词，对我爱理不理。

想当年，我说给她买只手机，她

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这东西太费

钱，有电话就不错了，反正也没有什

么重要的事。有一天，老妈看到我放

在抽屉里的旧手机，不好意思地问：

“这只旧手机我可以用吗？”我爽快

说：“当然可以。”然后，我跑到联通公

司给老妈弄了一个号码，手把手教她

如何解锁、拨号、挂机、发短信。

老妈有了一只旧手机，觉得挺神

气。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休息，听到

手机短信响，一看是老妈发来的：“休

息了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老人

不舒服吧？接着，我马上回了一条：

“还没，有事吗？”

“没事，我学发短信。”虚惊一场。

后来，只要有旧手机，老妈就吩

咐我们给她留着，这只用坏了，换另

外一只。过了几年，智能手机兴起，

老一代的手机被冠之以“老年机”，渐

渐淡出了年轻人的视线。我们建议

给老妈换只智能手机，可她坚决不

换：“可以接听就好，不换。我怕一不

小心，钱就被我按出去了。”哎，没办

法，老年人节俭惯了。

一个周六，在老妈家蹭饭，我和妹

妹聊起原先的步步高手机太卡了，想

换一只新手机，妹妹建议我换只华

为。在旁边的老妈听到了，马上接嘴：

“旧手机如果不要，就给我吧。”我说：

“如果你想要智能的，给你买一只新的

吧。这只比较卡，内存也不多了。”

“我没你们年轻人用途多，就看看

天下的新鲜事，卡一点没事。”拗不过

老妈，我把手机里的相片删除，不常用

的应用卸载，以便留出更多的内存。

看着她拿着步步高智能手机的高兴

劲，大家鼓掌：“祝贺老妈步步高。”

老妈很虚心，常向我请教如何视

频通话、语音通话、拼音打字。拿着

“步步高”，老妈与二姨、三姨、小叔视

频，活脱脱一个小孩子。

又一个周六，我们去老妈家蹭

饭。回家时，她给我们一人一筐鸡蛋，

我惊呼：“呀，老妈，怎么买这么多的

蛋啊？”老妈说网上买的，她新加了一

个购物群，要什么点一下，他们就会送

货上门，服务周到，价廉物美。哇，老

妈太厉害了。

老妈喜欢唱歌，没事的时候，就

打开手机上的全民 K 歌吼两声。老

妈喜欢看书，我给她订阅了她喜欢的

微信公众号：乡土乡音、当代文艺、语

言茶座、中华散文网、永康地名文化、

越剧之家、健康金华和永康人等，难

怪老爸说她成了手机迷了。想起来

也是我的罪过，不过只要老妈开心

就好。去年，老妈主动提出要买一

只新的智能手机，我笑道：“老妈终

于开窍了，不怕花钱啦！”老妈回道：

“活了一大把年纪，我也赶赶新，赶赶

潮流呗！”

最近，老妈加了一个旗袍微信

群，买了各种款式的旗袍。穿上高端

优雅，旗袍给老妈赋予青春的活力。

愿老妈永远走在芳菲流年里。

我的这十年W

小貉奇缘记
□施朝腾

有个成语叫做“一丘之貉”，相信

大家都不会生疏。这个词现用作贬

义，比喻都是一样的坏人。但我遇到

的却不是坏人，而是真正的貉。

那是数年前的事了，父母都还健

在。每逢周末，我照例会携妻儿回老

家，陪同两老一起度过。早春三月的

一个清晨，乍暖还寒。微风吹来，尚

有丝丝寒意。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我，

喜欢早起去故乡的田野上走走。雾

蒙蒙，村庄都好像尚未苏醒过来，原

野空旷无人，空气好像过滤过一样，

分外清新。

我沿着田间小路往石川方向走

去，刚接近通往大后寺坑水库水渠

时，忽然听到一阵哗啦哗啦的水声。

难道是交上好运，碰到大鱼了？我赶

紧快步来到水渠边，却被眼前的一幕

惊呆了：一只我从未见过的胖乎乎的

动物，似猫非猫，似狗非狗，被一个野

猪夹夹住一条后腿，正在痛苦地挣扎

着。小家伙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这肯定是贪吃野味的人偷偷布

下罗网，假如我慢了一步，它肯定难

逃厄运了。

我等不及多想，赶紧去扳野猪

夹，尽管使出吃奶的力气，但根本扳

不动，先弄回家再说吧！于是，我解

开连接野猪夹的铁丝，带着它往家

跑，也许它也通灵性，巴不得早点脱

离险境，凭着三条腿竟跑得比我还

快。看着那被野猪夹死死咬住、鲜血

流淌的伤腿，一瘸一瘸地跟着，我实

在不忍心让它再遭罪了。还好，附近

有一间小灰屋，里面刚好有一只农户

遗弃的破畚箕。可以放它进去，好

沉！足有十来斤。等把它拎回家，我

早已满头大汗。

我的老家在西街毗邻市基，由于

这个四不像小家伙的到来而一下子热

闹起来。小家伙也许是太累了，不吵

也不闹，蜷缩在墙角，一双圆溜溜的眼

睛，看着这一群群人不知所措。

有几位好吃野味的汉子向我老

爸老妈开出诱人的价格，欲饱餐一

顿。心地善良的老爸老妈不为所动，

婉言回绝了。问题是这小家伙到底

是何方神圣，大家左猜右想，莫衷一

是。后来，我想起一位从事林业工作

的朋友，就拍了一幅照片发了过去。

须臾，朋友通过认真比对后，给了肯定

的答复：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他嘱

咐我们切勿伤害它，让其回归大自然。

菩萨心肠的母亲找出云南白药

等，小心翼翼地给它敷上、贴上治伤

止血的膏药，还绑上纱布⋯⋯简直成

了外科大夫。小家伙居然十分配合，

毫不拒绝。而后，母亲穷其所有，找

出家里可以让它吃的、喝的，想让其

养好伤再放生。这下子小家伙不买

账了，竟然什么也不吃不喝。一时

间，大家无计可施。

后来，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才恍

然大悟。小家伙是犬科，被认为是类

似犬科祖先的物种。它的体形短而

肥壮，介于浣熊和狗之间，小于犬、

狐。体色乌棕，吻部白色；四肢短而

黑色；尾巴粗短。脸部有一块黑色的

“海盗似的面罩”。穴居河谷、山边和

田野间。杂食鱼、鼠、蛙、虾、蟹和野

果、杂草等。皮很珍贵⋯⋯而老妈给

的这些压根不是属于它的食物。可

能 它 又 在 想 念 它 的 老 窝 与 伙 伴 们

了。于是，大家决定立即将它放回大

自然，祖孙俩把它小心翼翼地装进篮

子，悄悄地送往远离人烟、适宜它成

长的栖息地。

晚上，大家的话题还是绕不开这

个小家伙，特别是它的安危等。祈祷

着它早日养好伤，找到同伴共同生

活，更期盼它们能与人类和平共处，

免除伤害。入夜，我迷迷糊糊地进入

梦乡。忽然，门吱溜一声开了，原来是

小貉子带着四五个小崽子造访来了。

童年时光 陈东升 摄


